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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只花篮

    我看见她从花店里冲出来，像一匹小马那样跑了一会儿，又像淑女那样扭摆着走了几 步，然后她站往

了，我看见她把手伸到后背搔痒痒。

    女孩子怀抱一束红石竹花站在区医院的门外，躲着脚仰脸望着六层楼上的某个窗口，看 得出来她正在为

什么事情犹豫着，她的两只手轮番梳理着花的细长的枝干，她的乌黑发亮的 长发焦躁地向左右两边甩动。那

天我恰巧路过区医院，女孩子看见我眼睛突然就亮了，她把 那束红石竹花塞在我怀里，说，“你把这束花送

给我母亲，我不上楼了，我要赴火车！”我 还没来得及追问什么，女孩子已经飞奔起来，她一边奔跑一边向

我挥着手说，“我来不及 啦，他们在火车站等我呢！”

    女孩子名叫朱卉，我这么一说你大概就能猜到是住在煤店隔壁的那个朱卉，那个美丽的 不可一世的女

孩，她总是像一只金虫在街上没头没脑地飞。人人都看见她在飞，却不知道她 要到哪里去，她自己也不知道

会飞到哪里去。后来她终于决定要去南方，但是这么大的事情 她却瞒着家人，更让人生气的是朱卉的母亲当

时正躺在癌症病房里，我替她送去那束花，听 说那可怜的女人正等着朱卉送稀粥去呢。

    朱卉一去杳无音讯，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朱卉的姐姐朱梅曾经接到她的一个长途电 话，朱梅在电话里

训斥了妹妹一通，训完了问朱卉人在哪儿，朱卉拖长了声调说，“在广 东，不在广东在哪儿呀？”朱梅一时

疏忽了，她该问清楚朱卉的详细地址的，但她当时只顾 向朱卉打听广东那边的时装行情了，姐妹俩在电话里

讨论夏天的花边凉帽，说着说着电话就 咯嗒断了，好像是朱卉的磁卡用完了，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朱梅后来一直懊悔这件事，她母亲临终前一直重复着一句话，“让朱卉回来，朱卉怎么 还没回来？”家

里人就说，“朱卉马上就回来了，朱卉已经在路上了。”母亲又说，“让朱 卉乘飞机回来，别坐火车，这会

儿就别省钱了。”家里人就说，“朱卉就是坐的飞机，朱卉 在广东挣了不少钱，她才不会省那点钱呢。”

    说起朱卉的母亲，那也是一个典型的受人尊敬的妇女，她死后几乎半条街的人都出席了 葬礼，当然在葬

礼上许多人交头接耳的，谈论的都是来卉，因为他们发现朱卉还是没有回 来。这种事情要是没人谈论才怪

呢，就是一只小兔子吃过青草后也记得归窝，她朱卉凭什么 就把母亲忘得一干二净呢？

    用不着再说什么了，反正你也认识煤店隔壁的那个女孩，那个女孩美丽而活泼，可是却 没心没肺的。她

不是我们香椿树街人喜欢的好女孩。

    这些年许多青年离开香椿树街远走他乡，走就走了，也没有人稀罕他们。他们一走别人 就开始忘却他



file:///G|/暂存文件/小说/八只花篮1.txt193.txt[2010/3/24 20:35:40]

们，渐渐地那些人的名字放在嘴里便含糊不清了，他们的模样也像水底的鱼朦 朦胧胧了，人们正要如此忘记

朱卉时，朱卉却回来了。

    我最初是从我祖母那儿听说朱卉回来的消息的，我祖母又老又糊涂，但她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是香椿树

街最称职的哨兵。那天她坐在煤店与人闲聊时，一眼就看见朱卉从出租车里 钻出来，祖母说虽然朱卉把嘴唇

涂得像鸡血一样红，把眉毛画得比棉纱线还要细，把头发钳 得像钢丝卷那样顶在头上，她还是认出了朱卉。

朱卉朝煤店里的人摆了摆手，然后就开始从 出租车上搬箱子，我祖母当时数了数那些箱子，一共有六只，几

年不见，朱卉竟然带了六只 箱子回家，祖母说到这儿便开始怪话连篇了，“她出去做的什么事呀？脖子手上

都有金货， 还带着六只箱子！”祖母的嘴里啧啧响着，突然说，“煤店的彩凤说了，她在外面不会做什 么好

事。”

    有一天我在桥边的水果店里看见了朱卉，朱卉在挑选荔枝，一边挑着一边品尝着，我听 见她对水果店的

主人说，“告诉你啦，荔枝要用叶子垫着，你这种荔枝又干又老，在广东那 边没人吃的，你这种荔枝，嘁，

也只能骗骗这里的老土啦。”我发现水果店的人眼睛都直勾 勾地瞪着朱卉，主要是瞪着她的上半身，朱卉那

天穿着一件不怎么像衣服的衣服，大概属于 背心之类的，肚脐竟然露在外面，还有她的黑色短裙也像黎明的

夜色罩不住双腿的春光，你 也不能怪别人直勾勾的目光，朱卉现在确实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我自以为与朱卉熟捻，用一种老友重逢的热情向她搭讪，没想到朱卉不领这份情，她眨 巴着眼睛打量着

我说，“你好面熟，你到底是谁嘛？”我很窘迫，转过身想走，可是我听见 朱卉在后面噗哧一笑，她

说，“你这人好奇怪，不认识就发张名片嘛，你不给我名片我可以 给你，何必这么小家子气？”那番话说得

我进退两难，我只好愚蠢地向她伸出一只手去，然 后我看见朱卉一边吐掉一颗荔枝核，一边伸手到皮裙口袋

里掏出了她的名片，用两根手指掂 着给了我。

    我敢断定朱卉其实是认识我的，我不知道她装作不认识我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反正我 觉得她看我的目

光脉脉含情的，她脸上的微笑虽然略显做作但总的来说还是妩媚的，鉴于这 种魅力，我还是原谅了朱卉，所

以那天我站在水果后门外与她交谈了很长时间。

    名片上的朱卉是一个什么美容中心的经理，单凭这张名片便足以让我对她肃然起敬了。 像我这样的街道

青年很容易犯不懂装懂的毛病，也很容易在女孩子面前卖弄幽默，朱卉便一 边怜悯地看着我，一边捂着嘴咯

咯地笑，她说，“你搞什么搞呀，美容中心不割双眼皮，你 说的是整容中心！”朱卉笑够了就剥一颗荔枝，

她好像并不愿意多谈那家美容中心的事， “现在生意不好做，我把它交给合伙人啦。”她轻描淡写地说着，

脸上忽然浮现出一个灿烂 的笑靥，“告诉你啦，我要在这里开一间发廊！”朱卉的表情和口气很像在宣布她

要发射一 颗原子弹，她就那么向我摇晃着肩膀，得意洋洋的样子，突然用纤纤素指点了点我的鼻子， 撒娇似

地说，“我的发廊八号开张，你可记得来捧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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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朱卉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水果店，她肯定是搽过了香水，人到哪儿哪儿就暗香浮 动，我和水果店的

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发现人们的表情都很轻薄，而且有点鬼鬼祟祟 的，水果店主人学着朱卉的腔调，

对我挤眉弄眼地说，“你可记得来捧场哦！”

    朱卉的发廊租用了从前五金店的门面，装磺倒是简单，门前挂了一盏波浪灯，玻璃橱窗 上贴了许多美人

头，其中一个美人头最大最鲜艳，你一眼能看出那是朱卉自己。我觉得这个 朱卉就是不同凡响，她就是敢于

与那些世界闻名的超级美女比一比，根本就不管站在橱窗前 的那些女孩如何掩嘴窃笑。

    发廊开张那天我看见店门口放着许多花蓝，许多孩子大声念着红布条幅上的贺词和人 名，除了孩子，大

人却不多。我就看见朱梅和她的秃顶丈夫从玻璃门里出出进进的，不知在 忙些什么。我没有进去，虽然我记

得朱卉那天对我的期待，但一看见煤店里那群交头接耳的 妇女，一看见我祖母也挤在她们中间监视着发廊的

动静，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况且我的头 发刚理过，就是进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捧场。

    我说过我祖母是街上的消息灵通人士，那天晚上她对朱卉的发廊又发表了一通议论，尤 其是对那堆花篮

的说法使我感到很意外，祖母说，“你以为真有人给她送花篮？八只花篮全 是她自己花钱买的！这个公司祝

贺，那个经理祝贺的，全是瞎编，彩凤亲眼看见她姐夫从花 店买的八只花篮！”我祖母看见全家人瞪大了眼

睛，便又在这个话题上自由发挥起来，“她 倒是很有钱，盘下五金店的门面要花好几千元呢。”祖母的鼻孔

里轻蔑地哼了几声，说， “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挣这么多钱？我看彩凤她们说得对，不是什么干净的钱！”

    我祖母又封建又糊涂，你要是觉得我会受她影响那就错了。我祖母三番五次地警告我不 要走进朱卉的发

廊，但我却在等待头发生长，我觉得在理发中接近朱卉几乎成为我的一场预 谋，尽管这样的预谋缺乏一个叫

确的目标。

    后来我的头发就长了，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衣冠楚楚地溜进了朱卉的发廊。

    店里只有朱卉一个人，顾客也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场面反而使我局促起来，我站在盥洗 池边东张西望，

不敢去看朱卉，我说，“怎么没有顾客呢？”

    “你是第一个顾客，”朱卉斜倚在椅背上抱着双臂，对我莞尔一笑。说，“开业快一个 月了，你是第一

个顾客，还是你够朋友嘛。”

    “我要理发。”我坐到椅子上，仍然东张西望着说，“喂，你会理发吗？”

    “你搞什么搞？不会理发我怎么会开发廊？”朱卉走过来用一块白布扣在我脖子上，然 后她的手在我头

上轻柔地抓了一把，“你这是什么头发呀？”她说，“又干又涩，丑死了， 要焗油罗。”

    “我不知道，随便你罗。”我学着她的腔调说。

    不知怎么我忍不住地把头扭来扭去，我坐在那里一直东张西望着，突然我的脑袋被朱卉 用手扳正了，我

听见朱卉说，“理发就理发嘛，干什么老是东张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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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顾客呢？”我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我说，“没有顾客你开发廊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朱卉说，“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我会吃人的样子，我知道许多人 在背后说我的闲

话。”

    “说你什么闲话？”我明知故问地转过头去。

    “你没听说过？怪不得你敢来，”朱卉忽然嘻嘻一笑，她在我头上喷了一点水，用梳子 轻轻地梳理我的

头发，梳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又在嘻嘻地笑，她说，“你真的没听他们说我？ 说我在那边做妓女呀！”

    尽管针对朱卉的风言风语已经在街上传得沸沸扬扬，但这话从朱卉自己嘴里蹦出来，还 是吓了我一跳。

我又开始东张西望起来，也就在这时我看见我祖母扭着小脚从煤店那儿过来 了，一看她那种救人似的步态和

表情，我就猜到她是来救我的，与其让祖母进来还不如我自 己出去，于是我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我上

班要迟到了。”我扯下脖子上的白布，慌忙 往门外走，一边走一边说，“改日再来，改日再来吧。”我冲出

发廊的玻璃门，听见朱卉愤 怒而尖厉的声音，“你搞什么搞？神经病，三八，你们都是神经病！”

    我后来一直为那天下午的行为感到羞愧，当然我不会去把责任推到我祖母身上，问题主 要出在我身上，

其实我说不清去朱卉的发廊的真正目的，用我祖母的话来说，去那里的没什 么好人，都是心怀鬼胎。我想我

可能也是心怀鬼胎的那类人，否则我不会再有勇气走进朱卉 的发廊。

    我记得那天下着雨，街上店铺里都没有什么人，我拎着雨伞走进去一眼就看见了朱卉和 狗狗，朱卉正在

给狗狗理发，你知道狗狗就是小学王老师家的那个傻儿子，我一进去狗狗就 用鱼一样的眼睛瞪着我，嘴里嚷

着，“我在理发，你别来捣乱。”

    朱卉始终没有朝我看上一眼，她用剪子细心地修整着狗狗杂乱如草的头发，我听见她对 狗狗说话的声音

异常温柔而沙哑，她说：“狗狗别乱动，小心我剪着你的耳朵。”

    “这一阵生意怎么样？生意好点了吧？”我坐在一旁随口搭讪道。

    朱卉不理我，她对狗狗说，“狗狗的头发又长又脏，臭死了，你妈妈怎么不给你洗洗头 呢？”

    “我要好好理个发，”我摸着头皮说，“上次你说我的头发该焗油？等会儿你给我焗油 吧。”

    朱卉不理我，她对狗狗说，“狗狗的头发其实又黑又亮，弄干净了很好看呢，我给你剪 个最时髦的发

型，像郭富城那样，好不好？”

    狗狗嚷嚷道，“你会把我的头发弄成卷卷毛吗？我要卷卷毛！”

    朱卉笑了笑，我以为她这时会疯笑一气，但她只是淡档地笑了笑，她说，“狗狗不能要 卷毛，女孩子才

烫头发呢，男孩得有男孩的样子。”

    我感觉到了朱卉的敌意，我想化解她的敌意，因此我坐在那儿七拉八扯地说了许多话， 后来朱卉终于向

我转过脸来，朱卉的眼神冷若冰霜，她说，“你别等了，等不到什么好事， 我给狗狗理完发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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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尴尬，我觉得朱卉装出这种烈女的样子未免太过分，忍不住说了一句猥亵而阴损的 话，然后我就看

见朱卉的双手抓着剪子和木梳停在半空中，朱卉红润而年轻的脸变得苍白如 纸，然后我听见傻子狗狗愤怒的

咆哮声，“我在理发，你别来捣乱！”

    我不记得那天的事情为什么如此恶化起来，或许只是因为我的出言不逊，或者因为朱卉 终于忍无可忍，

我匆乙走出发廊的时候，一瓶洗发液从背后飞过来，差点砸到我的脚跟上。

    某种衙头青年的恶习使我的行为近乎疯狂，我把脸贴在玻璃门上朝朱卉扮着鬼脸，还做 了一个下流的手

势，朱卉不再看我，她的双手仍然停在半空中，她的目光无力地落在傻子狗 狗的头顶上，我看见傻子狗狗转

过脸，茫然地瞪着朱卉，我看见朱卉把狗狗的脑袋再次扳回 去，朱卉用梳子在狗狗头发上轻轻地挑了一下，

然后我清晰地看见一滴晶莹闪亮的泪珠，那 滴泪珠恰好滴落在狗狗的头顶上。

    那滴泪珠后来使我愧疚了很长时间。

    假如不是因为遗忘在发廊里的雨伞，我第二天绝不会再走到朱卉的发廊前面转悠，我在 煤店附近转悠了

半天，发现贴在橱窗上的朱卉的美人照不见了，透过那一大块玻璃可以看见 一个女人在里面给自己吹头发，

我终于认出那是朱卉的姐姐朱梅，那不是朱卉。

    我走进去寻找那把雨伞，这才注意到发廊里已经空空荡荡，只有八只花篮堆放在台板和 椅子上，朱梅知

道我找雨伞，显得很吃惊的样子，“你来理过发？”她说，“听朱卉说没有 做成过一笔生意，朱卉就给狗狗

理过发，还是免费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抓着雨伞往外面走，走到门边我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朱卉 怎么不在？这店

要关门啦？”

    “开不下去只好关门。”朱梅说，“不关门怎么办？没人找她做头发，总不能到衔上拉 人进来呀。”

    “朱卉人呢？”我又问了一句。

    “现在大概已经上火车了，她又回广东去啦，”朱梅在镜子前照了照刚吹好的头发， “她在那边过惯

了，回来反而不习惯，她想走就走，谁也拦不住她的。”

    我的脸突然燥热起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杀人犯逃离了现场，我抓着那把雨 伞低着头走过煤

店，我听见我祖母在喊我的名字，我没有理睬她。煤店里的那群妇女还在叽 叽喳喳地议论朱卉，一个声音

说，“她哪里做过什么经理？小白知道她在那边的底细，天天 晚上在舞厅等人嘛，什么狗屁经理？”另一个

声音像打气筒一样嗤地笑了一下，然后一大群 声音跟着快乐地笑起来。

    我早就说过就连香椿树街上空的云都是由闲言碎语组成的，我习惯了这种叽叽喳喳的声 音，但那天我极

其仇视那种声音，就像一个杀人犯总是会有嫁祸于人的举动，我突然怒火中 烧，把手中的雨伞狠狠地扔进煤

店店堂，我听见了一阵尖叫声后心里就舒服一些了，妇女们 和我祖母都惊惶地追出来喊，“怎么回事？你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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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我嘻皮笑脸地对她们挥挥手，我说， “你们才疯了，神经病，一群神经病！”这么骂着我突然想起朱

卉骂人用的那个新词汇，于 是我一边笑一边对她们喊着，“三八，三八，你们都是三八！”

    我的行为愚蠢可笑，实际上只是想减轻心中的罪孽，我真的不希望你把我看成一个街头 无赖，我心里其

实藏着许多美好的东西，就说那个远在南方的朱卉，我每次想起她便想起一 个怀抱红石竹花站在医院门口的

女孩，但那个女孩你现在再也见不到了。她又去了南方。当 然她在香椿树街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譬如那八

只花蓝。我每次经过那间荒弃的发廊，总是 会伸头朝玻璃窗内望一眼，总是会看见那八只花篮，后来朱卉走

的时间久了，人们不再谈她 的事，那八只花篮也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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